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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院士遗作一篇及相关通信四件

贾兰坡，牟小东，等，撰；林桂榛整理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整理者按：这是一份据贾兰坡院士、牟小东居

士手稿真迹整理而成的珍贵文献， 内有贾兰坡院

士遗作一件及相关通信四件，分别是：贾兰坡亲笔

书写及贾兰坡、牟小东合署的书评文稿一件，贾兰

坡亲笔致信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尤在一件， 贾兰

坡亲笔致信牟小东一件， 牟小东亲笔致信尤在二

件。 此五件真迹构成了一则新版《新眼界》的出版

故事，故事梗概如下。
1983 年 5 月 21 日，牟小东致信新版《新眼界》

责任编辑尤在，说：杨钟健院士遗孀王国桢女士嘱

他给新版《新眼界》写篇序言并取代王序，后知王

要求牟自署姓名（非代王而拟）故坚辞，经协商后

而由牟出面请贾兰坡写序言，贾兰坡已同意，并请

出版社宽限交稿时间。1983 年 8 月 6 日，贾兰坡亲

笔写好了 5000 余字《新眼界》书评，并附 300 余字

给责编尤在的信说明其写作情况；次日即 1983 年

8 月 7 日，该书评及致信发出，且当晚贾兰坡又致

信 牟 小 东 说 明 书 评 寄 出 情 况 并 寄 去 副 本 一 份 。
1983 年 8 月 22 日，牟小东再致信责编尤在，询问

贾兰坡的《新眼界》书评是否收到，并说贾兰坡将

《新眼界》误写为《新观察》了。
贾 兰 坡 院 士（1908—2001）是 古 人 类 学 家，牟

小东居士（1921—2011）曾任北京市佛教协会名誉

会 长 ，杨 钟 健 院 士 （1897—1979）是 古 生 物 学 家 。
1980 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继 “走向世界丛书”之

后，后又编印“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且后者实

是前者的续编；1947 年 10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杨钟健《新眼界》一书，就收在“现代中国人看世

界丛书”之中。
据版权页， 该新版的 《新眼界》 一书出版于

1986 年 11 月，责任编辑是尤在（尤在或为笔名）。
惜贾兰坡亲笔及贾兰坡、牟小东合署的 5000 余字

书评，新版《新眼界》并未采用，原因不详。 新版《新

眼界》采用的序言或书评，是许德珩先生《把〈新眼

界〉推荐给青年读者》、王国桢女士《新版前言》两

文， 而书中所署的写作时间分别为 1984 年 5 月、
1984 年元月。

本次整理，校补文字标（），校 正文字标［］，个

别书写中重复文字的删减及标点符号的改动不出

校注。 该书评及书评引文的某些词汇与当今用法

有异者，当视作当时用法，故一律存真不改。 为今

人阅读方便，在不影响文章原义的前提下，整理者

已对该书评某些长段作了再分段处理。
另，该书评中括注的页码系新版《新眼界》页

码，可见当时贾、牟已获读得新版《新眼界》清样。
———曲阜师范大学 林桂榛识 2016/04/20

收稿日期：2016-11-12
作者简介：贾兰坡（1908—2001），男，河南省孟县人，中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

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编者按：因贾兰坡、牟小东先生皆已作古且我们不了解其亲属情况及联系方式等，故刊发本

稿未经著作权人事先同意；但因不涉及隐私而只是学术讨论稿，我们相信贾兰坡先生生前及贾

兰坡先生等的亲属不会反对该书评等公开发表。另，本稿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本刊刊登之后

的样刊等寄贾兰坡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办公室转去贾

兰坡先生亲属收取；若该所未能或无法转给贾兰坡先生亲属，敬请贾兰坡、牟小东先生亲属见本

刊出版信息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以便取得相关著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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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等书评稿】

杨钟健先生三十七年前出版的 《新观察 ［眼

界］》一书的简介

杨老的著作，特别是旅行记和散文，我们虽然

看过不少，但这本书我们俩从前都没有见到过，只

知其名而不知内容。 最近我们才分头看了看，看完

之后，学习到不少的东西，觉得有把它介绍给广大

读 者（的）必 要，因 为 这 本 书 虽 然 是 37 年 前 出 版

的，但它对一些青年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这本书，实际上是写他 1944 年 4 月下旬赴美

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将近两年的旅

行记。 杨老其人我们是知道的，他一生爱好旅行，
但他的旅行并非专游山玩水，而是有他的目的，是

想在旅行中发现和他研究有关的东西。 正如他在

开头所说的：“其实人生需要新的

生命，源泉，新的刺激，人人如此，
不过在学自然科学的人， 尤为迫

切。能时时有新的材料发现，可以

使他的内心常保青新， 足以鼓励

追求前进的勇气。 ”（P5）
他还告诫青年说：“我国一般

人，往往安土重迁，以老住在故乡

为乐，以旅行为苦，所以往往终生

在百里之内， 其眼界当然是很小

的。 此在今日，当然不合时代。 现

在的青年， 需要随时追求新的地

方。地方走的一多，心胸自然扩大

……总之，要向外边走，走的地方

越多越好。能走到新的地方，自然

最好。即不能向新的地方走，而旧

的地方的重游，也往往有益，因为

可以发见［现］以前所未发见［现］
的事务。 ”（P6）

“……如能 看 到 新 采 出 的 标

本，无论新种也好，旧种也好，心

中常感到愉快。 我想学其他方面

学问的人， 当然有同感。 此等精

神，名曰追求的精神，也就是科学

研究不可少的精神。新材料、新知

识、 新眼界， 然后达到科学的进

步。老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在外国

早已过去， 在我国尚有人视为时

髦。 故纸堆中， 诚然也有新的材

料，可以扩充吾人的新眼界。 然真正的新知，还是

寄托于实在的事物上。 ”（P6-7）
杨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这本书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每到一个地方来不及休息，即

到博物馆、 大学和地质调查所等有关部门进行参

观、访问和与同行讨论有关的科研课题，不浪费一

点有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东西。 这和那

些为图几大件而力争出国的人相比， 距离相差有

多么遥远！
我们都和杨老共事多年，对他知之甚详。 他之

所以令人敬佩， 是他为人正直， 愿为科学奋斗终

身，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特别是他那种

不懂得知识私有和不遗余力地提挈青年的精神，
一直为人们所乐道。 他对人生观，在这本书里作了

这样的描述：“因人生最高目的，在追求真理，增进

贾兰坡院士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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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知识，从而谋人类的福利。 人生最有意义的工

作，不在保守已有的知识，及传授于下一代；乃是

在已有的知识上， 再加上些知识， 再以之传于后

代。 ”（P7）这是为人师者的警言。
杨老对于博物馆事业十分关心， 他在这本书

里对陈列馆的性质也作出了扼要的叙述：
“查陈列馆之主要作用有三： 一为研究中心，

无论什么东西均可为研究对象。 无论什么材料，均

可为搜集目标。 譬如煤则搜集所有之煤作此科研

究，乃至用具、衣物，无一不然，此即纯粹研究科学

精神。 而工业方面之进展，亦有不少陈列馆。 如纽

约目下之科学陈列馆，将各种战争工具，如飞机枪

炮等，均为陈列，日益求精，自有进步。 一为保管文

物。 一切实物既经搜集，自当排列次序类别，妥为

保管，方可免散失。 而此乃陈列馆最大功用。 我国

文物非不多，而因无适当保管之机关，乃至毁于兵

火，毁于摧残，乃至流落外洋，实为可惜。 其第三功

用，即为通俗教育。 将重要标本陈列以后，定期公

开，使民众得随时观赏，自有无上之教育功用。 ”
（P37）

现在我们看了这段文字，好像是“老生常谈”，
其实并不然， 现在有些大学和博物馆还不太注意

科研工作，认为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博物馆应以陈

列为主；而实际上不研究，教学也不会深入，不研

究也不会有好的陈列。 现在我们还有的博物馆摆

摊出卖文物，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他对当时我国文物保护不当，甚为不满。 他参

观了美国的文物保管的情况之后说：“在美国谈不

到古迹。 然若与我们古老国家保存古迹之情形相

比，也真令人惭愧，美国人虽无古迹，但对有历史

意义之地方，却加意保留。 如华盛顿第一任总统就

职之宣誓地点， 在纽约瓦尔城， 其地有一华盛顿

像，并述明其地方之意义。 在近郊华盛顿当年进兵

之地，其当时古老房舍，均尚保存。 这虽是一百六

七十年之事，但看我国一百年以内之历史古迹，保

存多少，即不胜其惭疚。 ”（P37-38）
杨老也把外国人的许多好处介绍给 我们，说

他们有很多人都不辞辛劳的工作， 许多事习惯于

亲手做，很少依靠别人。 有一次美国著名的脊椎动

物学家罗美尔教授约杨老于星期六， 到他的乡间

住宅过周末，并参观附近阿摩斯特的地质标本时，
他 写 道：“晚 间 与 罗 氏 倾 谈 美 国 古 生 物 学 进 展 经

过，及现况甚详。 第二天，我方起床至外，见伊正推

除草机在剪草，满头大汗，知他在星期日还有重要

工作。 他说购此房后，一切改良与修理之各工程，
均伊抽暇所干……此等劳作，在洋人本甚平常，不

以为异。 如邱吉尔之私宅，即由伊亲手作成者亦不

少，何况一大学教授。 不过在习知于我国知识阶段

之情形的我来看， 自不免有很深的感触， ……”
（P61-62）

他到科罗拉多州首府顿佛（现译“丹佛”）参观

自然科学博物馆时，还谈到：“古生物标本亦不少，
脊椎化石有一大梁龙骨架，及许多沧龙，陈列甚得

法。 在此无脊椎古生物专家。 修理者兼管一切，名

蓝恒木，年已八十五，尚工作如常。 据云彼于五十

七岁时，始对修理化石感觉兴趣，已将近三十年，
工作未断，深可佩服。 伊正作一禽龙之模型，预备

作交换之用。 ”（P92-93）杨老写的这段文字虽然很

短，但言简意赅，这对那些身体未老而思想先衰的

人们不无教育意义。
在这本书里还写了许多具有高尚科学精神的

人和事。 当他访问三藩市（即旧金山）斯坦佛大学

地质系时，见到主任布拉克·威尔德，除了介绍该

系设备和实习所用的标本外， 并介绍了许多位地

质学家及有关地质科学的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是

曾在我国山东、陕西、山西、四川等地调查过地质

的当年已八十五岁的著名的地质学家威理士。 他

介绍这位地质界的大师说：“八十五岁的人， 看去

当然有些龙钟。 不过他的精神很好， 视听均尚健

全。 这样年纪的人，并一生作地质工作，当然贡献

很大。 不过有些人一到老年，往往好作理论工作，
或者仍固执自己已往见解，作不合实际之结论。 威

氏虽年老，却无此病。 彼有一文，讲及地质构造，以

示其子，子为习物理者，看后告之曰：‘爸爸！ 你的

理论全错了!’他当即改正，并与子合作，将该文全

部修正，用二人名义发表。 此等虚心态度，诚可取

法。”（P108-109）我们有极少数所谓的科学家，不仅

固执己见，还常常掠人之美，据为己有。 看了杨老

这段介绍也不免有所惭愧。
有时他还拿外国的情况和当时国内 对比，他

（说）：“有一天到贝克来 （现译伯克利） 后边的山

坡，俯看海湾大桥，及金门大桥，此山此水，以前均

为荒鄙之地……不多年即成为世界有名之城市。
我立国将近五千年，到近年始言建国。 这国如何建

法，当然大费气力。 ……看我各城市及乡村，有什

么财产和值钱的东西，新工业未兴，旧农村破产，
房屋多为简陋不堪者，人民十九在死亡线上挣扎。
以如此之国家，而要跻于四强之列，当然人家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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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自己也有难为情。 ”（P113）
又 1945 年 4 月 12 日回到纽约， 得到美国总

统 罗 斯 福 逝 世 的 消 息 之 后 他 写 道：“罗 氏 正 午 得

病，四时许即不治而逝，为脑出血症。 当日晚上，副

总统杜鲁门，即宣誓就总统之职。 次日灵柩移到华

盛顿，白宫致祭，十四日即移到海德公园安葬。 时

间虽短，而一切布置及仪式，十分有条理而庄严。
此事若在我国，不知要经若干日之筹备，及设立多

少委员会，尚未必能如人家之好。 由此可见人家之

办事精神。 ”
杨老在参观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 介绍

该馆主持人亚让堡时说：“……亚氏于德人进入巴

黎之后，被囚作战俘，运往德国集中营约半年，才

被放出返巴黎。 当（亚）氏在集中营时，曾撰一本讲

化石人类之小册子，已印出，可见他们科学家，无

时无地肯放弃本位工作。 ”这和杨老不屈不挠的治

学精神竟然如此相似。 在十年动乱期间，杨老被关

进“牛棚”，后来虽然因病放出回家住宿，但还未恢

复自由；但他偷偷地写了 30 多篇论文。 当时所谓

之“造反派”问他为什么还在写文章？ 他作了这样

的慷慨激昂的回答说：“你们斗我是抓革命， 我写

文章是促生产。 ”这是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在这本书的开头， 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战争

虽然为人类残酷的悲剧， 但却具有建设性的推动

性，使人类文化，继续增高，并且使人们的眼界，另

辟新天地。 所以凡是中外历史上的变乱，均多少有

些此等作用。 ”并且还说在战时：“人人均须舍弃旧

环境，另行奋斗，以适应新环境。 其结果，当然发生

两种现象。 一种是淘汰作用。 其不能适应新环境，
或若干不幸的人们，由此逝去。 一种是免于淘汰和

悲剧的人，再为奋进，以创立新的局面。 ”（P7-8）
从这些话里好像他在提倡战争， 其实并非如

此。 他出国的时候，正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

革命战争的高潮， 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希望经过这

次战争打出一个新社会、 一个新世界来。 我们知

道， 他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狼狈情况的。 在昆明

时，由于逃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把研究室搬到郊区

一座破庙里，把几只煤油箱子叠起来，既当书橱又

当办公桌。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新环境、新局面；但

他不会安于这样的生活吧！ 由于对当时的社会不

满，都希打碎旧世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 他也

说过：“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呈献于我们面前的，当

然为另一新的新世界。 ”（P9-10）他对抗战一直抱

着必胜的信念。
本书有多处表示对旧社会的愤恨。 他有一次

和他的夫人王国桢女士从四川北碚到陕西华县省

母，对旅店有这样的描述：“有一天因赶路，昏黑夜

半，到了沔县。 任司机开入一店中，得一室，室户无

门，窗无纸，木板上打开铺盖，用破席遮着窗户，以

阻寒气。 院中空无一物，依墙有席棚一，则大毛厕

也。 虽严冬，尤臭气逼人，脏无可下足处。 如此草草

一夜，次晨整装上车，临上车时，举头望店门，其上

有斗大四个字，则赫然‘花园饭店’也。 ”（P11）
也曾描述过他在歌乐山的情形：“在歌乐山住

在一个场面很大的旅馆，每日八十元。 然房间小如

监牢，床上被褥，已成黑色。 脸盆也莫有。 毛房之

脏，不能容足。 当日会到甘肃油矿局运输处处长张

先生， 一问我们住的是这个旅馆， 便立即警告我

们，要小心行李，因据说在此旅馆中，行李失掉，是

没有人可以负责的。 ”（P11）
当时所谓之“大旅馆”尚且如此，更不说那些

“鸡毛小店”了。 我们都是过来人，深知其中味，光

蚊子、虼蚤和臭虫联合袭击就够戗。 只有那些肯于

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人， 才能吃这样的苦， 耐这样

（的）劳。 杨老在解放前除了个别的省份或自治区

外，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对

地质古生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他之所以受到国

内外科学界的钦佩和尊重，不是无因的。
杨老爱祖国爱家乡之心，处处表现出来。 他在

巴黎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部分之后说：
“我国骨化石之留落于国外最多者，除瑞典之乌普

萨拉，美国之纽约外，当以巴黎为最多。 当年桑志

华、 德日进等在我国桑乾河及河套一带所采之化

石，连同石器等，大半均在此陈列或储藏。 浏览之

余，盖感吾人有急起直追之必要。 ”（P179）1945 年

3 月末，当他一下船登上祖国的大门———上海之后

又感慨地说：“总算回到国内了，而现在所住的，已

不是租界，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只有以此自

慰。 计此次出国，在国外共一年十一月又八日。 布

置稍定，齐出外吃饭。 三人到一宁波饭馆，随便一

吃。 因手中尚无国币， 在饭铺只好以美金十元付

账，柜上找零，亦用美钞，可见上海美钞之流行。 国

土固然是中国的国土，然看此情形，不能不稍打折

扣了！ ”（P229）他处处好像是在发牢骚，其实并非

如此，他倒是个实干家，他生前对我们也说过，“不

知自己的短就不会有进步”。
他在本书的最后说：“我所谓新的希望不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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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一种自信。 九年以前，空前困难，我们那时

政治军事等情形， 那样的无根基， 然尚能支持危

局，终于看到敌人的覆败，得到最后胜利。 倘非上

下俱有坚强之自信，恐早已精神崩溃，还谈什么抗

战建国。 今日无论如何，有此几濒于亡而未亡之国

家，又有许多真诚爱国与真正想为国作事的人士，
除非自己不干，如干，决无不成之理。 ”（P239）“中

国依然胜利定了不亡之基。 然中国并未翻身，反而

有再被压下去的危险。 这自然是危机，然并不是无

有办法的。 能有办法，不但不至被挤下去，反而可

以切实翻身，作一个名实相符的现代化国家，此等

责任，即在青年肩上。 ”（P241-242）
总之，我们阅览了这本书，给了我们许多四十

年前的国内外的知识。 他对各国风俗人情也描述

得很有趣， 好像引导我们到各地作了一次有意义

的旅行。 解放之后，祖国各族人民得到了新生，他

的工作劲头就更大了。 1978 年 9 月，他 81 岁的高

龄还去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现场会议， 不但在会

上作了学术报告， 还到野外参观和考察冰川地质

现象。 到 1979 年 1 月 15 日因胃出血在北京与世

长辞，终年 82 岁。 在我们所看到的一本装订硬皮

的《新观察［眼界］》的衬页上盖有“八十不老”的椭

圆形印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多么热爱生活、热爱

工作。
贾兰坡 牟小东

1983 年 8 月 6 日于北京

【贾兰坡随文致编辑信】

尤在同志：
现将我们写的 《杨钟健先生三十七年前出版

的〈新观察［眼界］〉一书的简介》，寄给您，请查收。
（一）关于本文的名称也详细考虑过。 用“书

评”感到不合适，因为“评”就得“吹毛求疵”，所以

使用了现名。 “简介”比较容易处理。
（二） 这本书是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恐怕现在很难买到，读者不易看到原书。 所以把我

们认为有教育意义的段落，抄下来介绍给读者。 使

读者不看原书也能了解本书概貌。
（三）原文的词句，虽然现在看了感到有些别

扭。 这是解放前和现在用语不同的原故。 所以我们

除了印错的个别字和某些标点略微改动外， 一概

未动。 这本书印错了的字非常多。

这篇文章的写法、体裁、用字以及在政治上的

要求是否合适，请您把关，如有不当，请代为改动。
敬礼

贾兰坡敬上 83 年 8 月 6 日

（收到后请复信）

【贾兰坡致合作者牟小东信】

小东同志：
今天总算交了差。 稿子于本月七日寄给了尤

在同志。
玆把稿的副本寄上，请审核是否有误。 有误可

索回更改。
敬礼

贾兰坡敬上

88［83］年 8 月 7 日晚

【牟小东致编辑信 A】

尤在同志：
王国桢同志月前嘱我给杨老的《新眼界》一书

写篇序言，原以取代王大姐之作，所以答应下来并

已动笔，后来才知道她要我以自己的署名发表。 我

想不甚妥当，表示坚辞。 经协商，我推荐古人类学

家贾兰坡同志写此序言。 现已蒙贾老同意，不过需

要推迟几天，要六月中交稿。 知此书付排在即，故

特此奉告，请再宽限些时日，一俟贾老定稿，当即

送寄尊处不误。 余容再陈。
致以

敬礼

牟小东 1983.5.21

【牟小东致编辑信 B】

尤在同志：
贾兰坡同志日前寄上的《新眼界》简介，谅已

收到。 贾老把书名写成《新观察》了，想早经改正。
我于本月中自哈尔滨开会归来，仍随许老（德珩）
在西山撰写他的回忆录，九月中可以返回城内。 如

蒙赐函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商务印书馆

夏燕同志转即可。 余容再陈。
致以

敬礼

牟小东 1983.8.22

责任编辑：辛琳琳

5


